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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淮南淮河文化中的抗洪担当（上）
徐瑞成

淮河，古称“淮水 ”，是淮南的母亲
河。 淮南地处淮河中游，是淮河流域防
洪的关键节点。 千百年来，淮河洪水频
发，“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困境，锻造
出淮南人民独特的抗洪担当。 这种精神
植根于淮河文化沃土 ， 融合了历史积
淀、实践淬炼与时代传承，是淮南人民
不屈意志、奉献情怀与智慧担当的集中
体现。

深厚的根魂：抗洪精神的
历史积淀

《诗经》中记载，“淮水汤汤，忧心且
伤”。 淮南与淮河相依相生，独特的治水
史贯穿城市发展全程。 从先秦治水探索
到近代抗洪奋争，千年岁月中 ，抗洪精
神逐渐融入淮河文化血脉，成为淮南人
民的精神基因，彰显着敬畏自然 、主动
抗争、坚守家园的精神底色。

（一 ）先贤治水奠基 ，铸就抗洪根
脉。 淮南治水历史可追溯至先秦，孙叔
敖是淮河治水的标志性人物 。 春秋时
期，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 ，这是中
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 被誉为
“天下第一塘”。 芍陂位于寿县境内，引
淠水入塘，灌溉农田万顷，兼具防洪、灌
溉、航运功能，历经 2600 余年仍发挥效
用。 孙叔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治
水理念，打破了“水患不可治”的神话，
奠定淮南人“主动治水、科学防洪”的思
想根基。 汉代至唐宋，淮南治水持续推
进。 汉代加固淮河干堤；唐代疏浚淮河
支流，完善农田水利；宋代因黄河夺淮，
淮南水患加剧， 官府与民众合力筑堤、
疏浚河道，在正阳关、凤台等地修建了
防洪设施。 寿县古城始建于宋代，西瓮
门北向、北瓮门西向，形成涡流防洪结
构。 1991 年淮河发洪水时，寿县古城外
洪水水位最高达 24.46 米， 坚固的防洪
体系守护了城内 10 万群众安全。 千年
治水实践，让“不畏水患、坚守家园 ”的
信念深深扎根，为抗洪精神注入厚重历

史底蕴。
（二 ）近代洪灾磨砺 ，凝聚抗争意

志。 近代淮河洪水频仍，给淮南带来毁
灭性灾难。 1931 年淮河大水，淮南境内
淮北大堤多处决口，凤台、寿县、田家庵
等地一片汪洋 ，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
1938 年， 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
堤，黄水泛滥淮河近 9 年，淮南水利设
施尽毁，淮南大地陷入“大水大淹，小水
小淹，低洼地岁岁受灾”的绝境。 1950 年
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淮南两岸地区淹没
耕地约 6 万亩，村庄 70 余座，倒塌房屋
约 9000 多间，但群众组成抢险队，展现
出“灾难压不垮、洪水冲不散”的坚韧意
志。 民国时期，虽战乱频繁、国力衰弱，
淮南人民在灾难面前从未屈服 ， 形成
“众志成城、 顽强抗争” 的精神特质 。
1931 年洪水时，《凤台县志》记载，凤台
县群众自发组织抗洪队伍， 用土袋、木
桩加固河堤，数百群众连续奋战 ，用身
体阻挡洪水冲击。 近代百年洪灾磨砺，
让抗洪担当从历史基因转化为淮南人
民的集体意志，融入淮河文化的核心内
涵。

（三 ）文化浸润滋养 ，塑造精神内
核。 淮河文化是抗洪精神的滋养土壤，
淮南作为淮河文化的核心区，独特的地
理环境、 生产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塑
造了抗洪担当的核心内核 。 淮河中游
“两头高、中间低”的地形，使淮南成为
洪水走廊，频发的水患让“居安思危、防
患未然”成为淮南人的生存智慧。 沿淮
民众世代以农耕、航运为生，对淮河既
敬畏又依赖 ，形成 “人水共生 、和谐共
处”的理念，抗洪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
应规律、守护家园。 民俗文化中处处可
见抗洪担当的印记。 寿县“抬阁肘阁”民
俗，源于古代祭祀河神、祈求安澜的仪
式，传承至今，体现民众对淮河的敬畏
与守护。 淮河文化中“重义轻利、团结互
助”的价值观，让抗洪成为全民共识。 历
史上，每次洪水来临，不分宗族、贫富和

男女，民众都自发互助，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共同抵御洪水。 这种文化浸润，让
抗洪精神超越单纯的抗灾意识，升华为
“守望相助、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成
为淮河文化的重要标识。

无私的担当：抗洪精神的
实践淬炼

新中国成立后 ， 淮河治理进入新
阶段， 毛泽东主席 “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号召，激励淮南人民投身治淮与
抗洪实践。 从 1954 年特大洪水到 2020
年淮河 1 号洪水，经历数次严峻考验 ，
淮南人民用行动诠释抗洪担当 ， 在抢
险救灾 、工程建设 、重建家园中 ，淬炼
出“顾全大局、不畏艰险、科学抗洪”的
精神特质。

（一 ）危难时刻挺在前 ，彰显无畏
勇气。 淮南境内淮北大堤总长 66.72 公
里，占全省淮北大堤总长度的 10.6%，是
淮河防洪的“咽喉要道”。 1954 年，淮河
流域发生 40 年一遇特大洪水， 淮南段
正阳关水位超历史最高纪录，淮北大堤
多处出现管涌、裂缝。 凤台黑龙潭作为
淮河流域的重点险段，水急浪高 ，堤防
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那个缺乏重型机械
的年代，当地军民为了守住大堤 ，在堤
坝上风餐露宿、挑土加堤，经历了长达
一两个月的持久战，最终配合全局战胜
了这场特大洪水。 1991 年淮南遭遇特大
暴雨，瓦埠湖漫堤，寿县古城被洪水围
困。 淮南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组织数
千干群奔赴防汛一线，用石块和土袋封
堵城门，严防洪水入城。 2020 年 7 月，潘
集区高皇镇淮上村因地势低洼被洪水
淹没，民兵应急分队驾驶冲锋舟 ，在齐
腰深的洪水中连续搜救 12 小时， 转移
群众 2000 余人， 无一人伤亡。 危难时
刻，淮南人民“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用
勇气与坚守筑起抗洪“铜墙铁壁”。

（二）舍家为国顾大局，诠释奉献情
怀。 淮南是淮河蓄洪、行洪的重要区域，

为保障淮河干流及下游安全，沿淮群众
多次舍小家、顾大家，主动承担蓄洪损
失，用无私奉献诠释“上保河南、下保江
苏”的抗洪担当。 王家坝闸虽位于阜南，
但紧邻淮南凤台 ， 是淮河防汛 “风向
标”， 自 1953 年建成以来，13 个年份 16
次开闸蓄洪，每次蓄洪都直接影响淮南
沿淮群众。 1991 年抗洪，淮南实施行蓄
洪 25 处， 滞蓄洪水 70 多亿立方米，沿
淮群众主动放弃家园，紧急转移 ，做到
“保大堤、保煤矿、保电厂、保铁路、保生
命”。 2020 年 7 月，淮河发生 1 号洪水，
王家坝最高水位达 29.76 米， 创下有实
测资料以来的第 2 高位 。 面对危急局
势，蒙洼蓄洪区开闸蓄洪，淮南凤台县
沿淮群众主动撤离家园，但群众毫无怨
言，坦言“为了淮河安澜，牺牲值得”。 这
种“舍小家为大家、舍局部保全局”的奉
献精神，是淮南抗洪精神的核心 ，也是
淮河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三）科学治水强根基，集聚智慧力
量。 抗洪精神不仅是勇气与奉献，更是
智慧与科学。 淮南人民坚持“尊重规律、
综合防治”策略，在抗洪实践中总结经
验、创新方法，推动抗洪从“人力抢险”
向“科学防控”转变。 1950 年起，淮南大
规模开展治淮工程建设，先后加固淮北
大堤、修缮寿县古城防洪体系、整治淮
河支流 、建设排涝泵站 ，构建 “堤 、库 、
闸、站”一体化防洪工程体系。 在抗洪抢
险中，淮南运用水文监测系统 、无人机
巡查、远程视频会商等技术，实时监控
水情、工情，精准调度防洪资源。 针对管
涌、裂缝等险情，采用“反滤围井”“土工
布防渗”等专业技术，提高抢险效率与
安全性。 应对 2020 年 1 号洪水中，谢家
集、寿县、凤台等地采用科学办法实现
“人员零伤亡、堤防零溃决”的目标。 从
“肩扛手抬”到“科技赋能”，从“被动抢
险”到“主动防控”，科学治水让抗洪精
神更具时代内涵，彰显淮南人民 “尊重
规律、善作善成”的智慧担当。

文物“淮南”
在“兵戎相见”中诞生

周 强 杨 倩

文献“中国”诞生于周厉王时期《诗
经·大雅·民劳》中的诗句“惠此中国，以
绥四方”，而文物“中国”则诞生于周成
王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 “宅兹中
国”，比文献“中国”诞生要早两百多年。
同样，文物“淮南”诞生也要比文献“淮
南”早四百年左右。两相对照，既可证中
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亦反映出淮河文化
与中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异曲同工
之妙。

“兵戎”就是武器。成语“兵戎相见”
就是以武力相见，用战争解决问题。 根
据出土青铜器铭文，文物“淮南”的诞生
就是“兵戎相见”的结果。 2020 年 6 月 9
日，平顶山晚报发表的《应国风云：兵戎
相见的战争阴云》（作者尹家祥）说，“在
西周中晚期，至少有两次征伐南淮夷的
战争与应国国君有关。第一次战争的统
帅正是第五代应侯见工”， 应侯见工鼎
铭文记载的出征经过是，“见工奉周王
命令率领军队征伐南淮夷毛、 衰等部
族，俘获很多铜戈”。应侯见工簋盖铭文
则称，应侯见工率师“伐毛取得完胜，伐
衰俘获很多铜戈”。

应国封地原在山西应县，商代即已
存在。 西周初封给周武王之子，成为侯
爵诸侯， 后来又改封至河南鲁山县一
带。 因为始封之君是“武之穆”，故而政
治地位相对较高， 并且还肩负东拒淮
夷、南控楚蛮的重要职责，成为保障西
周王室南方安全的强藩。

鲁山县归属平顶山市，应国国君死
后，一般都安葬在平顶山市滍阳镇的应
国贵族墓地中。 20 世纪末，应国墓地发
生多起盗掘事件，多件应侯见工铜器频
频出现于海外文物拍卖市场，并被国内
一些博物馆以重金收藏。 在传世的 10
余件西周中期应国有铭铜器中，绝大多
数作器者是应侯见工，已知的应侯见工
铜器共有 8 件，上海博物馆收藏应侯见
工鼎 1 件，美籍华人收藏应侯见工簋 1
件，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应侯见工簋 2
件与应侯见工钟 2 件，陕西蓝田县博物

馆收藏应侯见工钟 1 件，日本书道博物
馆收藏应侯见工钟 1 件。 “淮南”一词出
现在美籍华人收藏的应侯见工簋盖铭
文中。

应侯见工簋于本世纪初面世，簋盖
内壁铸铭文 9 行 82 字。根据专家释读，
铭文大意是：在某年正月初吉丁亥这一
天，王这样说：“应侯见工，伐淮南夷毛！
（因为他们）竟敢武装民众，大肆兴兵，
大举侵犯我南部地区。 ”王命应侯见工
征伐淮南夷，结果取得完胜：翦伐南夷
衰，俘获大量铜戈。 我不敢忘记这件事
情，故用这些铜料制作铜簋，用来送给
我的姑奶单姬， 愿她用以祈求长寿，其
子孙后代永远珍爱地用它进行祭祀。

“淮南”在铭文中出现两次。前者原
文是：“应侯见工，伐淮南尸毛”；后者原
文是：“王命应侯正伐淮南尸毛”。 “尸”
通“夷”，“毛”通“苗”，“正”通“征”，可见
应侯见工奉周王之命征伐的对象是淮
南夷中一个叫“毛”或“苗”的部落。综合
文献记载和铜器风格，《新见应侯见工
簋铭文考释》（作者王龙正、 刘晓红、曹
国朋） 认为，“应侯见工所铸铜器群，如
编钟、鼎、簋盖、簋的年代，彼此之间相
差时间均不宜太长， 故以断属孝王、夷
王时期较为适当”。 夏商周断代工程年
表确定的周孝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891—前 886 年， 周夷王在位时间是公
元前 885—前 878 年，就是说，因“兵戎
相见”而诞生的文物“淮南”其诞生年代
约在公元前 891—前 878 年之间。

应侯见工鼎铭文中出现的 “南淮
夷”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频频出现。 学
界认为，山东半岛流入渤海的潍河古称
潍水，又称淮水，分布在潍水流域的东
夷族群是最早的淮夷。 商周易代，部分
淮夷部落南迁至现在的淮河流域，称南
淮夷， 新居地河流亦被命名为淮河，而
留居潍水故地的部落则仍称淮夷。而应
侯见工簋盖铭文出现的“淮南夷”则是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出现，这比《晏子春秋》“橘生淮南则
为橘”的文献“淮南”诞生要早三百年左
右。

根据专家释读，应侯见工簋中的两
个“淮南夷”表义与南淮夷相同。笔者以
为， 南淮夷可以理解为淮河两岸之夷，
淮南夷则只能理解为淮河以南之夷。

寿 州 锣 鼓
赵 阳

淮水汤汤，载千年烟波东流；八公
巍巍，携万古传说矗立。楚都故地，淮南
寿春，一城浸古韵，满目皆风华。在这片
淮水滋养、楚风濡染的土地上，寿州锣
鼓是跃动千年的文化脉息， 携上古清
音，承楚风淮骨，穿越岁月尘烟，回荡于
淝水之滨。 它敲醒山河沉寂，温润市井
烟火，成为沿淮大地最雄浑婉转、动人
心魄的非遗绝响。

寿州锣鼓的文脉，深植于华夏鼓乐
文明的厚土， 沉淀于千年时光的淬炼。
数千年前，先民琢骨为器、制鼍为鼓，奏
响上古乐律先声。 殷商甲骨之上，数十
种“鼓”字镌刻着远古礼乐密码。汉铸铜
锣清越，魏晋铜钹和鸣，层层铺展成中
华鼓乐的浩瀚长卷。 《诗经》记载：“鼓钟
将将，淮水汤汤。 ”千古吟咏早早绾结了
淮水与鼓乐的千年情缘， 让击乐和鸣、
踏歌而行，成为淮河两岸先民根植血脉
的诗意日常。

细究起来，其风骨气韵，终源于璀
璨楚韵。战国末年，楚考烈王东徙寿春，
荆楚礼乐文明于此落地生根、 蔚然成
风。 《楚辞·招魂》所记 “陈钟按鼓，造
新歌些”，正是当年寿春乐舞升平、钟鼓
和鸣的鲜活图景。 彼时楚宫乐制完备，
悬鼓、手鼓、木鹿鼓品类纷呈，锣鼓之声
回荡于宫廷宴乐、社稷祭祀、军旅阵前
与市井仪典，浸透世间烟火百态。 楚地
先民尚艺善歌、风雅天成的气韵，代代
承袭、绵绵不绝，终经岁月淘洗，褪去古
制繁冗，吸纳南北灵气，凝练成刚柔相
济、 独步江淮的艺术瑰宝———寿州锣
鼓。

每当华灯初上，寿州古城南门外的
春申广场上，以及北门城门洞内、东门
内广场，都有一支支锣鼓表演队在倾情
表演。驻足观看细品，我发现，寿州锣鼓
兼容南北鼓乐之所长，兼具江南锣鼓的
舒缓清婉、灵动雅致，又蕴藏着中原锣
鼓的雄浑苍劲与慷慨豪放。 一鼓一钹，
起落之间，是淮水的温润从容，亦是楚
地的疏朗豪迈。 世人誉其为“会说话的
锣鼓”，声声抑扬顿挫的节律，娓娓道尽
乡土岁月的沧桑和人间烟火的悲喜，其
言不虚。

器物之纯粹，成就其韵之灵动。 寿
州锣鼓乐制简约清雅，大筛锣、腰鼓、大
小铜钹错落排布、相得益彰，而作为曲
调“统帅”的钢锣，是整首鼓韵的灵魂所
在。此锣质厚形朴，迥异于寻常铜器，敲
击之际如空谷鸣瓮，清越穿云，悠远绵

长，数里之遥依旧声声澄澈。 其音铿锵
而不浮躁，清亮而不飘虚，沉淀着千年
楚乐的醇厚底蕴。据寿州锣鼓省级非遗
传承人罗会林介绍，寿州锣鼓经过历代
传承艺人不断“扬弃”，博采江淮乐韵精
华，将“十八番”“凤凰三点头”“长流水”
“兔子扒窝”等传统曲牌融会贯通，去芜
存菁， 于简约节奏中藏入大千意境，于
质朴韵律里蕴涵山河深意，最终形成今
日之曲目。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生产
生活是这样，天南海北的锣鼓表演形式
也是这样。 放眼天下神州，今日北方锣
鼓多以旌旗为令、方阵为势，规整肃穆、
气势凛然。 而寿州锣鼓则随性自然，天
然自成，以钢锣、沙锣交替领阵，鼓手、
钹手默契呼应，错落相辅。旁人看来，寿
州锣鼓从无刻板桎梏， 一切顺其自然，
动静相生，疏密相宜，众人同心，声息合
一。 起落之间，如流水萦川，似惊雷隐
谷，刚柔轮转，气韵悠长，将江淮大地一
方水土的灵秀与厚重，尽数凝于声声不
息的鼓韵之中。 内行人明白，寿州锣鼓
每曲每调都有出处，师法上古，延续传
统，但表演章法灵动，不露痕迹。大众初
闻，惊为天音。

寿州人爱敲寿州锣鼓。 往昔岁月，
这鼓韵是寿州古城四时风物的底色。春
耕祈福，借鼓音祈岁稔年丰；秋收贺喜，
随锣鸣庆五谷归仓；四时节庆，乡聚欢
娱，凡人间热闹烟火、俗世温情，皆有锣
鼓相伴和鸣。 铿锵之响驱散山野寂寥，
温婉韵律抚慰寻常民生，成为古城百姓
最质朴的精神慰藉，也让这门乡土艺术
深深植根于民间沃土，拥有了生生不息
的烟火根基。 时至今日，作为楚文化的
活态载体，寿州锣鼓成为古城文旅的核
心名片，融入城乡肌理，点亮烟火日常。
每逢节假日与文旅盛典，寿州锣鼓成为
不可或缺的主角：腊八“百叟宴”上，鼓
暖人心 ；春节 “迎宾礼 ”里 ，鼓贺新春 ；
“五一”嘉年华中，鼓迎宾客。 寿州锣鼓
已跳出单纯表演范式，成为游客喜闻乐
见的文化体验， 让千年非遗可听可看、
可感可互动。

淮水奔流不息，鼓韵岁岁常青。 寿
州锣鼓， 是楚文化历经千年沉淀的艺术
精粹，是淮河文明凝练而成的精神符号。
它承载着淮南大地的厚重底蕴， 裹挟着
人间烟火的温润情怀， 在岁月流转中坚
守本真，也必将在新时代的广袤天地里，
奏响更嘹亮、更悠远、更磅礴的乐章。

红 风 戏 院 的 点 滴 往 事
高振中

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批准建立淮南
市，促进了五湖四海人们的汇聚。 一座
新兴的年轻城市，能源大开发 、经济大
建设也带来了文化大发展 ， 淮南最早
的具有新中国新面貌的大戏院———红
风戏院应运而生。

1951 年 5 月， 为了满足市民及矿
业工人的文化生活 ， 市政府在拆除原
民国 “三义舞台 ” 砖木老戏台的原址
上， 投资新建约 500—600 座席的红风
大戏院。 戏院的建筑外貌，既有苏式建
筑的风韵，更有民族风格的特色 ，是一
座中外合璧 、 符合时代审美的大型剧
场，也是淮南重大的市政文化设施。

戏院落成后不断邀请京剧名家 、
省内外剧团到此巡演折子戏 、全本戏 。
据 《淮南市志 》记载 ，1955 年三 、四月
间， 严凤英率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红
风大戏院连续演出 72 场 ，有时一天还
要演出 2 场，观众达 7 万 3 千多人 ，平
均每天有一千多人在此集聚。

正值青壮年的戏院经理姚先生 ，
组织创作排演贴近矿工与市民生活 、

反映矿山建设、农业合作化 、大跃进等
主题的现代小戏、活报剧 。 还编辑 《红
叶诗刊》《新芽诗刊》，因资金困难是粗
纸油印本，却活跃了淮南文化氛围 ，培
养了一代文艺人才。

戏院建筑是物质形式 ， 演出节目
是精神佳肴 。 那时戏院内外一片生机
盎然，演员观众共享温暖春天。 但社会
发展、变革浪潮，则演绎了戏院内外的
风云变幻。

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 ， 是母亲单
位包场带我进入剧场 ， 剧场内只有能
坐 3—4 个人的长条椅子。 我 3、4 岁时
朦朦胧胧 ， 看见戏台上满面油彩的大
花脸，吓得哇哇大哭，一头扎进了母亲
的怀里。 母亲只好抱着我中途退场，放
弃她喜爱的外地京剧名家的演出。

那时 ， 红风戏院是田家庵老北头
的文艺中心，那时提倡百花齐放 ，各种
故事片、戏曲片纷至沓来。 亲友从外地
来 ，请他们一起看一场戏 ，或看电影 、
文艺表演，都是待客之道。 而一家人一
起进戏院 ， 那是这个家庭难得的盛大
活动。 观赏后的一段日子里，剧情戏码
还晕染在每个人的心中 ， 话里话外总
念叨着人物的命运与喜怒哀乐 。 这些
也是文学艺术对我的启蒙。

60 年代初， 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
参加文艺汇演 。 那个年代虽然生活困
难，但学校文艺活动依然热闹 ，老师攒

足了劲指导，学生铆足了劲歌唱。 戏院
内外激情澎湃 ， 老北头有了那个时期
难得的温馨时光。

1965 年前后，《列宁在十月》《列宁
在 1918》是难能可贵的外国电影。 大家
刚经过粮食紧张的困境 ， 与电影反映
的苏联经济困难非常相似 。 列宁的警
卫员瓦西里与妻子娜塔莎的对话 ：“面
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
的。 ”仿佛是我们生活的写照 ，因而引
起大家的共鸣 ， 成为社会上全民流行
语。 我们在校园里一边啃着芋头、胡萝
卜，一边重复着这些台词 ，笑声让我们
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难。

我读四年级时 ， 有一次到戏院观
看纪录片。 观影的学生个个激情澎湃。
电影结束后 ， 我看到戏院前厅的留言
簿，就写了观后感。 没过几天 ，有同学
告诉我， 你写的观后感在戏院宣传栏
展览了。 这篇观后感也是我的文章第
一次 “露脸登场 ”，对我热爱写作起到
了阳光、雨露般的作用 ，让我少年的人
生土壤不再贫瘠和荒凉 。 成就感是人
的引擎，这是我对戏院最深刻的回忆。

有一段时间 ， 戏院的功能由演戏
转变为放电影，那时电影只有 “三战 ”：
《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还有
《平原游击队》和样板戏电影 。 我们一
些十多岁的孩子 ， 像一排排燕子蹲在
电线上一样，蹲在戏院的围墙上 ，翻墙

头进入戏院，乌泱泱地挤在走道里 ，不
厌其烦地观看烂熟于心的电影 ， 与银
幕上的人物抢着说台词 。 上学的课文
我们记不清楚，电影里的对话 ，我们个
个耳熟能详。

1982 年我考上电视大学 ， 戏院经
理姚先生已近退休 ， 聘请为我们班指
导写作的辅导老师。 由此我知道，他是
桐城学派姚鼐的后代 。 他的大哥是老
文艺战士 ， 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
1950 年他响应号召 ， 举家到田家庵投
身建设。 即使在下放山区的岁月里，他
仍然笔耕不辍 ， 一些诗词歌赋流淌在
心田。 汗水伴着墨水 ， 在土地和书桌
上，凝聚着春华秋实。 我们一起回忆戏
院的往事趣闻，感慨人生如戏 ，戏如人
生。

红风戏院随着城市发展 ， 文化中
心南移，老城区观众流失 ，已是苏轼的
诗句 “明日黄花蝶也愁 ”，难以寻觅过
往的热闹非凡。1990 年代，40 多年历史
的红风戏院拆迁 ， 原址建设了 7 层住
宅楼。 戏院用它脚下的土地，为老北头
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戏院已无遗迹可寻 ， 让我不禁唏
嘘。 我登上了淮河大坝，西边夕阳的晚
霞，将一座新建的淮河大桥雏形 ，映照
得如诗如画 。 戏院的风云变幻已成为
过去，淮河儿女在新的赛道上 ，将演绎
出更加美好的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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